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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记里的青春日记里的青春
姜惠泉姜惠泉

往事如昨往事如昨牟平的弥勒寺与舍利塔牟平的弥勒寺与舍利塔
刘甲凡刘甲凡 撰文撰文//供图供图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站
在 我 们 村 西 的 蛟 山 顶 上 ，
就 能 看 见 牟 平 城 东 关 孤 零
零 地 矗 立 着 一 座 塔 。 父 亲
说 ，那 是 牟 平 有 名 的 弥 勒
寺 舍 利 塔 ，已 经 存 世 一 千
多年了。

小时候，我多次听六爷
爷讲弥勒寺宝塔的故事，每
每都听得津津有味。六爷爷
说，弥勒寺那里原来有一口
井，深不见底、直通北海，里
面住着一条孽龙。孽龙的舅
父 本 是 长 安 城 外 的 泾 河 龙
王，因触犯天条，被唐太宗李
世民的丞相、人曹官魏征斩
杀。自此，它发誓要为舅父
报仇，让唐朝的江山社稷永
不得安宁。于是乎，它动辄
就会引发大海潮从这口井里
喷涌而出，漫延整个胶东，百
姓深受其害。为此，胶东还
流传过这样几句顺口溜：“孽
龙王又发狂，淹了栖霞捎莱
阳，宁海州躲不过，文登城也
遭殃。”唐王李世民下旨，派
鄂国公尉迟敬德在那口井上
监造一座十三层宝塔，并铸
了 十 三 口 刻 有 符 咒 的 大 铁
锅，每砌筑一层就扣上一口
大铁锅，终于把那条危害胶
东的孽龙镇住了。这个传说
和《西游记》里的某些故事情
节遥相呼应，一直在胶东民
间流传。

民间故事虽精彩，可当
不得真。据 1936 年版《牟平
县志》卷二地理志·古迹篇记
载：弥勒寺，在县东南里许。
焦志谓：“庙始于唐初，鄂国
公尉迟敬德奉敕创建。寺左
偏有舍利宝塔十三级，亦鄂
国公监造。”但无碑文可据。
明永康侯徐安命僧行瞾募缘
重修，成化间碑已泐（lè，石
头依纹理裂开）。古有浮屠
氏（佛教徒）园为名胜地，今
已改设县立中学矣。（这段文
字里的“焦志”，指明嘉靖二
十七年，宁海州同知焦希程
所编撰的《宁海州志》。）

在清代的《重修宁海州
志》中 ，收 录 了“ 牟 平 十 大
景”。随后，在民间又出现了

“牟平十小景”之说，其中就
包括弥勒寺这座舍利塔。该
塔为十三级，高约九丈九尺，
实心砖石结构，外形为八面
墙体，气势宏伟。塔顶的八
个角上均有悬空风铃，阵风
吹来，铃声清越，传之甚远，
为 当 年 宁 海 州 的 标 志 性 建
筑。每当多雾之晨，远望牟
平城内一片迷蒙，惟有舍利
塔顶红色圆球高耸雾端，若
隐若现，奇幻缥缈，似仙境琼
阁，“雾上塔峰”由此而成为

“牟平十小景”之一。
在《牟 平 县 志》卷 二 建

筑·学校篇，还有这样一段记
述：1930 年，就东关弥勒
寺旧址，加以修葺，创立

乡村师范。翌年，复改为初
级中学，校舍不敷应用，邑绅
张 颜 山 慨 捐 国 币 一 万 四 千
元，添筑房宇六十四间。内
设教室五，共二十间。教员
室二十间，职员室共十一间，
学生宿室共五十六间，学生
自治会四间，礼堂五间，办公
室三间，图书室三间，理化仪
器室三间，游艺室三间，储藏
室二间，成绩室一间，饭厅八
间，厨房六间，接待室三间，
传达室二间，计共校舍一百
五十间，连体育场共占地面
二十二亩。

1990 年版《牟平县志》，
在第十九编教育·体育篇，也
有关于这件事的记载：“民国
19 年（1930 年），牟平乡村师
范创办于县城东弥勒寺，学制
3年，招生1个班。次年，改办
县立初级中学，附设速成师范
1 个班，45 人。教职员工 19
人，其中校长、教导主任各 1
人。民国 22 年（1933 年），三
年制班毕业38人。

民国 20 年（1931 年），由
乡村师范改为县立初级中学
（俗称塔寺中学），招收初中 3
个班，128 人；附设 3 年制师
范班 1 个，45 人，教师 18 人。
至民国 27 年（1938 年）8 月
17 日 ，校 舍 被 日 机 炸 毁 停
办。毕业学生500余人。”

新中国成立后，弥勒寺
被彻底拆除了，原庙址成了
新建里和正阳里村的一片农
田，只留下西南角上那座舍
利塔孤零零地矗立着，如同
一位暮年老者，向人们诉说
着世事沧桑。

1966 年，“文革”开始，舍
利塔名列“四旧”之中。1990
年版《牟平县志》大事记中记
述：“1966 年 8 月 24 日，县机
关红卫兵组织社会上的红卫
兵，用炸药炸倒了舍利塔。”

当年牟平酒厂发电机房
的工人黄志英老先生回忆，
牟平酒厂的红卫兵也参与了
对舍利塔的爆破拆除。我哥
哥 是 牟 平 一 中 十 三 级 的 学
生，他那天早晨上学时经过
那里时，已经是碎砖遍地、一
片狼藉。砖石堆里，有一个
一米多高、用大理石雕刻的
石人雕像。在塔的中心，还
有一根直径约 40厘米的木头
柱子，通体已经腐朽，只有髓

心部位还基本完好，呈淡淡
的紫红色。

前 几 年 ，曾 看 过《牟 平
——千年古县》一文，讲了这
样一件事：十三级舍利塔被
炸倒后，在清理塔基时，发现
一口用青砖砌筑的瓮形水井，
深约 5尺，水深二尺有余。井
中间立一石柱，高约 5 尺，石
柱顶端安放一个 2 尺见方的
石盒，盒内装有金色花瓶，疑
为存放骨灰所用。花瓶内还
插着两枝金色荷花，其梗约筷
子粗，花瓣呈椭圆形，并有荷
叶搭配，美观至极。石盒内还
有十余个高约 6寸、手持各种
兵器的银质武士塑像，形态各
异、栩栩如生。花瓶外壁刻有
楷书文字，主要记叙北宋和尚
方珍的修行事迹，落款处刻：
主丧人县太尉陈（后字不清），
大宋熙宁三年（1070 年）四月
八日。

当时，这两件珍宝被农
商里一个社员随便拿走了，
后被追回，暂存于财政局仓
库。后来人民银行有人去财
政局办事，偶然听说这些出
土的金花瓶、荷花、荷叶不像
是镀金制品，也非黄铜所铸，
极有可能是黄金铸就，就带
回银行化验，结果确属黄金
无疑，就以黄金时价收购回
来，那十几个银质武士塑像
也一并收购，随即被熔化做
成金饼和银锭。

1986 年，牟平县政府决
定，在弥勒寺的旧址上建设
牟平第十二初级中学，校园
总面积约 18000 平方米。这
个 工 程 由 我 们 牟 平 第 二 建
筑工程公司承建，在场地平
整和基础工程施工期间，先
后发现了好多零零碎碎的砖
头瓦片。

再后来，这里又变成了
牟平区文化街道一中。时至
今日，远远望过去，一排排漂
亮的教学楼，一群群着装亮
丽的年轻人，呈现出一派生
机勃勃的景象。校园门前是
宽阔平坦的“酒厂街”，每当
走过那里，我都会不由自主
地停下脚步，朝着宝塔矗立
的方向看上一会儿，心里总
会想，那座宝塔能保存到现
在该有多好！

（感谢黄志英、刘甲平、杨世
方诸位先生提供素材）

今天打扫卫生时，看到
床头柜上放着一个蓝色塑
料皮的日记本，封面上印着
老电影《庐山恋》女主角扮
演者张瑜的头像。

这是我多年前的一本
日记，可能是暑假期间，被
三岁的小外孙不知道从哪
里翻出来的。顺手拿起来，
只见扉页上写着：“我从来
不认为半小时是微不足道
的时间。——达尔文。”下
面还写着一行：“购于大连
商场。姜惠泉，一九八八年
十月十七日。”

我翻开这本日记，里面
主 要 是 1988 年 到 1991 年
间我青春时代抄录、剪贴的
一些诗歌、文章和剪报。

看着这些几十年前的
老东西，我仿佛看到了曾经
年少的自己。

1988年夏，我到某染织
厂供销科工作。那时乡镇
企业和个私企业遍地开花，
原 材 料 一 下 子 成 了 紧 俏
货。计划内一个价，计划外
一个价，中间隔着一条天
堑。青岛化工染料厂生产
的“分散蓝”，出厂价每吨不
足万元，市场上却炒到二十
多万元。在那个人人还羡
慕万元户的时代，二十万无
疑是一个天文数字。

采购化工染料就是我
当时最重要的工作。得知
妈妈本家的一个叔叔在“大
染”工作，我仿佛看到了胜
利的曙光，立刻坐公共汽车
到达烟台港，又托人买上烟
台到大连的船票。那时烟
台到大连的轮船每天只有
三班，要买到当天的船票，
全凭运气。说一票难求，一
点都不过分。

经过一夜航行，我顺利
到了大连。很快，我便被那
里的高楼大厦、有轨电车、
无轨电车震撼了，就像刘姥
姥进了大观园，眼睛都不够
使的。

妈妈的这位叔叔名叫
孙振俊，我喊他姥爷。他五
十多岁，个子不高，说话快
人快语，走起路来风风火
火。得知我的来意，他没急
着应承，先给我倒了杯水，
自己点上一根烟，吸了两口
才说：“管销售的朴副厂长
是朝鲜族，刚参加工作那会
儿跟我干过一段，对我还算
尊重。”他顿了顿，把烟灰往
烟灰缸里一弹：“现在厂里
计划紧，不过看我的面子，
应该问题不大。”没过几天，
振俊姥爷便给我带来了好
消息，朴厂长给批了二百公
斤“分散黑”。因为“大染”
不生产“分散蓝”这个品种，

其他品种虽然没有“分散
蓝”差价大，但也都在三四
万元以上。

书记、厂长看到我初出
茅庐便凯旋，都对我另眼相
看。特别是财务科的几个
小青年，看到我领到几千元
的提成，纷纷投来羡慕的目
光。出纳小王把这四沓十
元钞票拿在手里掂了一下，
说：“小姜，你这一次提成能
顶我六年的工资。”

那个年代跑业务不像现
在，不是“钉钉签到”，就是微
信打卡，我跟厂里汇报工作、
跟客户沟通全凭电报，打个
电话都是奢侈。也正因为没
人盯着，反而逼出了一个人
独当一面的本事——路怎么
走，话怎么说，单子怎么谈，
全凭自己拿主意。

那时电话需要总机转
接，从省到市、县、乡镇，绕
了一大圈才能打到厂子里，
还不一定能打通。因此，我
们不主动联系厂里，领导根
本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有
一次，我出差四十多天没有
跟厂里联系，他们都认为我
失踪了。再说，那时候一个
城市只有一两个业务单位，
有大把时间可以自由支配，
看书、逛商场，就成了我打
发时间最好的方式。

到了 1989 年下半年，
随着原材料价格双轨制逐
步取消，原先紧俏的染料
价格也一落千丈，由香饽
饽变成了烫手山芋。厂里
的产品堆满了仓库，供销
科从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可
罗雀。我也从原来采购原
材料，转为销售厂里的产
品，从偏居一隅，开始转战
大江南北。

再看看日记本里那些
摘录的诗行：“走过春的绿
野，走过夏的热土，走过秋
的风蕴，走过冬的雪地——
难以走过的总是自己……”

“生命的绿树，需要阳
光，而热情和希望是最富足
的阳光……”

这些不正是自己用一
生践行的诺言吗？三十多
年了，那些电报、船票、总机
转接的电话，那些风风火火
的长辈，那些抄在日记本上
的诗，都沉在这本日记里。
可 有 些 东 西 没 有 沉 下 去
——那股子劲儿，那种走到
哪儿算哪儿的胆气，那些相
信“热情和希望是最富足的
阳光”的傻气。它们就像那
本蓝色塑料皮日记里夹着
的剪报，纸黄了，字淡了，可
当年剪下它们时的那股心
气，还在。

窗外，夕阳正好。

烟台故事烟台故事

牟平县立初级中学老照片


